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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子》的创作特征研究
李怡

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010022；
摘要：《鼻子》于 1916 年发表于第四次《新思潮》，经夏目漱石高度赞誉，成为芥川龙之介跻身文坛的成名

之作。该作品以《今昔物语》中的“池尾禅珍内供鼻语”及《宇治拾遗物语》中的“鼻长僧事”为底本，刻画

出“嫉妒他人之幸，嘲笑他人之不幸”的人性利己主义。本文分三章探讨《鼻子》的创作特点。第一章简述相

关先行研究及本文研究方法；第二章从作者、创作背景与内容三个层面切入，梳理作品基本信息；第三章回归

文本，自素材选取、语言特色、表现手法三个角度分析其创作特征。最后阐明本研究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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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关于《鼻子》的先行研究已积累相当成果。既有研

究多集中于作品内的利己主义、主题思想、心理描写，

或与其他作品的比较分析。例如，王丽丽（2007）在《以

<鼻>为中心分析芥川龙之介作品的心理描写》中，结合

文本实例，从内供心理与旁观者利己主义两方面进行探

讨；陈与周（2009）则通过剖析内供形象与《今昔物语》

原典的对比，揭示《鼻子》所蕴含的新生命力。然而，

专门从创作特点视角展开的系统论述仍较为少见。

据此，本研究旨在通过文本细读，系统归纳《鼻子》

的创作方法与艺术特色。为此，笔者将在参考先行研究

的基础上，采用文本分析法，重点探究作品的表现手法

与修辞策略。此方法被视为最贴合本课题的研究路径。

本研究期望能对以往较少集中讨论的“《鼻子》创

作特点”加以厘清，从而为读者深入理解该作品提供参

照，亦为文学创作技法的认识提供助益。

1关于《鼻子》：作者、语境与文本

1.1作者芥川龙之介及其创作背景

芥川龙之介为日本明治至大正时期小说家，号澄江

堂主人，俳号我鬼。1914年 2月，与菊池宽、久米正雄

等人共同刊行第三次《新思潮》；1916年，其于第四次

《新思潮》创刊号上发表的《鼻子》获夏目漱石盛赞。

1927年 7月 24日凌晨，芥川留下“只是觉得茫然而不

安”之遗言，服用过量安眠药自杀，享年 35岁。后为

纪念其文学成就，菊池宽设立芥川龙之介奖。

芥川作品多以短篇为主，如《芋粥》《竹林中》《地

狱变》《齿轮》等，多取材于《今昔物语集》《宇治拾

遗物语》等古典文献；亦有《蜘蛛之丝》《杜子春》等

童话创作。早期部分作品改编自西方文学，如《巴尔塔

萨尔》《春之心脏》等。在创作理念上，芥川持生活与

艺术相悖之观点，主张在二者剥离的状态下进行艺术创

造。

《鼻子》创作于复杂的社会语境中。时值大正初期，

劳工与农民运动兴起，而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思潮亦逐

渐浮现。社会矛盾日趋尖锐，资本主义的虚伪本质日益

显露。

与此同时，芥川的作品世界深刻映照其个人人生观，

而后者又与其成长经历紧密相连。因母亲于其出生七月

后精神失常，芥川由外祖家伯父夫妇及姨母抚养，十三

岁时作为养子入籍芥川家。芥川家系东京下町旧户，重

视礼法规矩，家风传统，常习忠节、观戏剧。如是的成

长背景——母亲疯病、家境清贫、天生体弱、感受性敏

锐——促使芥川自幼形成悲观的世界观与怀疑的人生

观。

1.2《鼻子》内容梗概与核心主题

主人公禅智内供因长有异乎寻常的长鼻而自尊受

损、深感痛苦。历经多种尝试后，终借弟子所得奇法（以

热水煮鼻，再令人践踏）使鼻子缩短。然而，周围之人

非但未予庆贺，反报以更甚的嘲笑。

内供曾尝试多种方法以摆脱鼻子的困扰：

（1）对镜调整角度，使鼻子“看似”较短（失败）；

（2）寻觅相貌相似之“同类”以求心安（失败）；

（3）于内外典籍中寻找类似人物以自慰（失败）；

（4）采用乌瓜煎服、鼠尿涂鼻等偏方（失败）；

（5）依弟子所传之法，煮鼻踏鼻（成功）。

鼻子虽缩短，内供却仍陷于心理困境，其根源既在

于自身敏感的自尊，亦源于周遭的世俗恶意——后者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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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为旁观者的利己主义，包括众人的“幸灾乐祸”、弟

子的自私、武士的嘲弄等。

作品中有一段话集中揭示了主题：

“人的心中有两种相互矛盾的感情。当然，没有人

不对他人的不幸抱有同情。然而，一旦那个人设法摆脱

了不幸，不知怎的，这边又觉得若有所失。说得夸张些，

甚至想让那人再次陷入同样的不幸之中。于是，不知不

觉间便对那人产生了一种消极的敌意。”这段话超越了

具体的故事，直指一种普遍的人性困境：旁观者的“同

情”往往并非纯粹的善意，而是建立在与“不幸者”的

安全距离之上，并从中获得某种道德优越感或心理安慰。

一旦“不幸者”试图或成功摆脱其处境，打破了这种心

理平衡，旁观者潜在的嫉妒与无聊便会发酵，转化为冷

漠、嘲弄甚至敌意。这种幸灾乐祸的心理机制，正是利

己主义在人际关系中最微妙也最残酷的表现之一。芥川

通过内供鼻子的“长-短-长”这一荒诞循环，将这种难

以言说的人性阴暗面戏剧化、具象化，使其产生了震撼

人心的艺术效果。

2《鼻子》的创作特征剖析

2.1历史素材的现代性转译：在古典中映照现代人

心

《鼻子》的直接素材来源于平安末期的民间故事集

《今昔物语集》卷二十八“池尾禅珍内供鼻语”以及《宇

治拾遗物语》中的“鼻长僧事”。然而，芥川绝非简单

的翻译或复述者。在古典原典中，故事的重心更倾向于

对“奇谈”本身的记录，情节相对简略，对人物内心的

刻画较为粗疏，结局往往带有佛教因果或训诫色彩。而

芥川则完全摒弃了关于前世因果的解释，将鼻子的长短

设置为一个纯粹的、荒诞的生理事实。他将叙事重心从

外部“奇事”彻底转向了内部“人心”。

这一转向具有革命性的意义。首先，它将故事祛魅

化，使其脱离了宗教寓言框架，成为一个关于“人”本

身的故事。鼻子的长短不再具有神秘的宗教含义，而是

作为一个中性的、却足以扰动社会评价与自我认知的

“符号”存在。这使得故事的主题得以从具体的佛教因

果，升华到具有普遍性的现代议题：个体的社会性存在、

自尊与他者目光的冲突、群体心理的冷漠与残酷。

2.2语言的艺术：在简素与张力之间

芥川龙之介被誉为“语言炼金术士”，其文体以凝

练、精确、富于表现力著称。《鼻子》虽为早期作品，

但其语言已臻于成熟，在看似平实简素的叙述中，蕴含

着巨大的讽刺张力与文学韵味。

首先，是精确而富有暗示性的白描。例如开篇对内

供鼻子的描写：

“鼻子长有五六寸，从上唇一直垂到下颚。上下一

般粗细，就像一根细长的香肠，从脸的正中晃晃荡荡地

悬挂下来。”此段以奇崛的比喻奠定作品的荒诞基调。

作者将鼻子比作“细长的香肠”，这一比喻兼具视觉上

的夸张与质感上的庸俗，瞬间将读者带入一个既真实又

变形的世界。“晃晃荡荡”与“悬挂”这两个词的运用，

赋予静态的鼻子一种不安定的动态感，仿佛它是独立于

身体的异物，时刻牵动着内供的神经与命运。这种描写

不仅刻画了鼻子的怪异外形，更暗示了它作为心理负担

与社交耻辱的象征属性，为全文的荒诞与悲剧色彩埋下

伏笔。

又如描写治鼻过程的段落：

“鼻子被热汤一蒸，便痒得像被跳蚤叮咬似的。内

供的弟子待他把鼻子从木盘的窟窿里抽出来，便开始用

两只脚用力去踩那只还在冒着热气的鼻子。内供侧身躺

下，把鼻子伸到地板板上，眼瞅着弟子的两只脚在自己

的鼻子上一上一下地动。”该段以夸张而充满幽默感的

笔触，将一场近乎滑稽的“治疗”动态呈现，强化了文

本的讽刺张力。此处的描写极具镜头感与节奏感。鼻子

“如被跳蚤叮咬似的”发痒的比喻，将一种难以言喻的

不适感转化为具体可感的身体经验，拉近了读者与人物

荒谬处境的共情距离。随后，弟子“用两只脚用力去踩”

的动作，被冷静、细致乃至近乎残忍地呈现出来。而内

供“侧身躺下”、“伸到地板上”、“眼瞅着”的姿态，

构成了一幅极具张力的画面：他既是治疗的承受者，又

是自身受难过程的被迫观察者。这种主动与被动、希望

与屈辱的交织，将一场旨在“解脱”的仪式，异化为对

身体与尊严的双重践踏。夸张的笔法下，幽默感与残酷

性并存，深刻揭示了在世俗眼光与利己逻辑支配下，个

体寻求自我认同所付出的荒谬代价。

2.3复合多元的表现手法：心理、象征与反讽的织

体

《鼻子》的艺术成就，还得益于其娴熟综合运用多

种表现手法，它们如同经纬线般交织，共同编织出作品

丰富的肌理。

2.3.1深层心理的透视与呈现

《鼻子》堪称一篇精妙的心理小说。全文的情节推

进几乎完全由主人公禅智内供的心理活动所驱动。芥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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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内供的鼻子变化为轴心，绘制了一幅细致入微的心理

波动图：

自卑与逃避期：因长鼻而痛苦，却又在谈笑中极力

回避“鼻”字，强作豁达。这体现了其自尊受损后典型

的心理防御机制——回避。

寻求认同与补偿期：四处寻找“同类”，在古籍中

寻求慰藉，尝试各种偏方。这反映了他试图通过“普遍

化”自己的缺陷（别人也有）或“消除”缺陷来重建心

理平衡的补偿心理。

期待与虚荣满足期：照镜见鼻缩短，心中“看提有

多高兴了”。这是通过外在改变获得短暂自我肯定后的

虚荣心满足。

挫败、敏感与愤怒期：发现周围嘲笑更甚后，变得

“益发敏感，益发喜怒无常”，最终悟出人性中“希望

他人不幸”的利己秘密。这是理想幻灭后产生的深度敏

感、困惑与愤世嫉俗。

幻灭后的奇异释然期：鼻子复长后，反而感到“心

情畅快”。这是一种历经挣扎、看透世情（包括自我执

念）后，近乎虚无的、放弃抵抗的释然，其中饱含深沉

的悲凉。

这一完整的心路历程，不仅使人物形象血肉丰满，

更让“鼻子”这个外在物象，彻底内化为了一个心理情

结的象征。读者跟随内供的内心起伏，得以窥见一个人

在与社会目光、自我认知搏斗过程中的全部脆弱与复杂

性。芥川的心理描写，不是大段的独白或分析，而是紧

密贴合人物的动作、细节反应和情境变化，显得含蓄而

有力。

2.3.2象征与反讽的深度运用

鼻子的象征系统：“鼻子”在作品中是一个核心象

征符码。其象征意义是多层次的：表层是生理的缺陷；

进而是社会评价的焦点与自尊的寄托物；深层则象征着

束缚个体的、无形的社会规训与心理枷锁。内供的一切

努力，都围绕着改变这个“符号”而非真正的自我。最

终，他发现无论符号如何变化，都无法改变他人目光的

实质和自我被符号奴役的处境。只有当他对这符号的执

念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他才获得了一丝内心的“晴朗”。

这个象征结构，使故事超越了滑稽谈的层面，触及了关

于异化、身份焦虑与自由的现代哲学命题。

无处不在的反讽：反讽是《鼻子》贯穿始终的基调，

构成了作品强烈的批判色彩。

（1）情境反讽：内供千方百计想缩短鼻子，成功

后却遭遇更甚的嘲笑；鼻子复长后，反而心情“畅快”。

愿望与结果、行为与效应之间构成了巨大的反差，凸显

了人生的荒谬与个体努力的徒劳。

（2）人物反讽：内供身为修行多年的高僧，本应

看破红尘、超越形骸，却对一个鼻子耿耿于怀，执着于

世俗评价。这种身份与行为的内在矛盾，构成了对宗教

形式化、僧人未能真正解脱的温和讽刺。

（3）社会反讽：众人（包括同为修行者的弟子）

对内供的态度，完全违背了基本的慈悲与同理心，暴露

了佛教共同体乃至更广泛社会中人性的冷漠与虚伪。芥

川借此对社会性的虚伪与残酷进行了尖锐的揭露。

综上所述，《鼻子》的创作特征体现在：它成功地

将古典素材进行了深刻的现代化转译，聚焦于现代人的

心理与精神困境；其语言在简素中蕴含巨大的艺术张力，

白描精准，叙述节奏控制精妙，结尾余韵悠长；综合运

用了深入的心理透视、多层次的象征系统以及贯穿始终

的反讽手法，使得这篇篇幅短小的作品，承载了异常丰

富的思想内涵与艺术韵味。正是这些创作特征的精妙结

合，使得《鼻子》不仅成为了芥川龙之介的出世之作，

也成为了世界短篇小说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持续地

引发着关于人性、社会与自我的深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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